
摇 摇 摇 修回日期:2023-06-10
摇 摇 摇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大研究项目“重庆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一体化培养研究与实践冶(GZ221013);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技能型社会建设视域下高技能人才成长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冶
(23SKGH473);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重点课题“新工科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推进航空物流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
体系改革与实践冶(2022JGZ171)

摇 摇 摇 作者简介:刘康,男,重庆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徐辉,男,重庆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摇 摇 摇 引用格式:刘康,徐辉. 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逻辑向度、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J] .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6):65-76.
摇 摇 摇 Citation format:LIU Kang,XU Hui. The logical direct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field engineer training in voca鄄

t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J] .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3,11(6):65-76.

摇 2023 年 11 月 重 庆 高 教 研 究 Nov. 2023

第 11 卷摇 第 6 期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Vol郾 11摇 No郾 6

姻 人才培养 DOI:10. 15998 / j. cnki. issn1673-8012. 2023. 06. 007

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

逻辑向度、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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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视域下,技能人才培养不仅是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
还是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 遵循当前技能型社会建设和人才强国政策逻辑,培
养高质量的技能人才———现场工程师是职业本科教育这一高层次类型化教育的历史使

命。 从理论逻辑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是准确定位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路径的依据,
现场工程师的核心能力标准体系应契合其跨界性、实践性等职业属性。 从实践逻辑看,国
际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强调“回归工程实践冶,现场工程师培养须以实践性知识为核心,整

体性变革人才培养模式。 以全国首批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 321 个与工程相关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为样本,分析发现当前现场工程师培养普遍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和高技能劳动力

需求不匹配、校企合作育人机制不健全、课程结构对接核心职业能力乏力、教学模式在支

持实践性知识生长上失能以及复合型评价体系建设滞缓等问题。 为此,未来应围绕现场

工程师培养进行路径优化:在目标定位上,进一步强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在培养模

式上,革新基于校企互融共生的现代学徒制;在课程建设上,构建符合工程岗位实践取向

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在教学模式上,重塑基于现场真实工作场域的实践教学模式;在教育

教学评价上,完善突出全程性质量监管的多维立体评价体系。 通过路径优化,增强现场工

程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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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知识和技术技能创新时代,工程师培养作为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关乎国家未来的全

球竞争优势[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启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应用科技大学改革和职业本

科层次教育试点等工作,旨在通过创新高校和企业行业联合培养人才机制,强化高等工程教育对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需求的回应。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和本科教育的职业教育类型[2],
具有类型教育的天然本质属性,须面向行业产业的高端领域培养工程师及以上层次的高技能人才。
为此,2022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鼓励高校加快相关人才培养。
近几年,不少学者对现场工程师的内涵、能力标准(胜任素质)及培养模式从学理维度进行了相

关论述。 从内涵看,现场工程师是就职于生产建设、经营管理和服务一线的应用型、复合型、一体化的

高素质、高技能人才[4-5],其职业角色和使命主要是应用已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或素质解决工程和

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着力传承科学技术[3],并努力使相关理念、设计、技术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层次化技能人才体系中,现场工程师是普通技能型人才(技术工人、技术员)和研发型工程师的中

间层次人才,承担着两端人才的沟通和桥梁作用[6]。 相应地,有学者提出了现场工程师的能力标准

(胜任素质)以及教育机构的技能人才培养规格,即从学历学术标准、理论知识、职业能力等方面对现

场工程师培养作出规定性要求[7]。 从人才培养实践看,现场工程师的培养强调校企合作和产学研合

作的教育模式,具体有企业主导、学校主导和校企融通 3 种形式[8]。 另外,在探索本土现场工程师的

培养过程中,国内学者主要借鉴了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和英国多科技术学院的教育实践[6],以及欧盟

提出的 CDIO(构想—设计—实施—操作)工程教育模式[9]。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对现场工程师的内

涵和培养模式进行了理论解读和模式构建,一些研究以个案推介的方式分析了当前现场工程师培养

中的主要问题、基本经验以及优化路径,但缺乏对职业本科院校培养现场工程师的整体考察以及对该

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因此,本研究以厘清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基本逻

辑为起点,通过分析首批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工

程专业等领域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的现状,梳理人才培养面临的核心问题,为职业本科院校更好地对

接现场工程师培育的政策需求提供价值和实践指引。

二、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逻辑向度

作为高质量推进“技能中国行动冶的一个重要手段,培养现场工程师不仅是回归工程实践、适应

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要,而且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格迭代升级的

必然要求。 从人才培养、人力资源开发和有效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看,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应

遵循基本的政策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政策逻辑:技能型社会建设急需大批高素质现场工程师

技能在全球性发展话语中占据重要位置。 2012 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启动了全球性的技能

战略( skill strategy),明确指出技能是人类进步的基本要素,认为正确的技能政策对于确保社会福祉、
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这一战略强调技能发展的终身性,倡导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充分使用技能以及加强对国家技能体系的整体性治理[10]。 基于 2016 年 1 月起正式启动的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劳工组织( ILO)指出技能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关系到《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 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和目标 8(促
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的实现,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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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体系依赖社会各界伙伴关系的建立和整体性的制度安排淤。 中国的技能型社会建设目标也体现

了涵盖优化教育供给、培育劳动力市场、更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等方面的跨界融合布局。 2021 年,全
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并把推动省域技能创新人才高地建设作为实践

载体。 随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冶实施方案》,技能及技能人才的强国立业作

用被突出强调。 2022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用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体系来推动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意义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

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冶,并把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纳入其中加以论述。
建设一支高质量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是实现技能型社会建设目标的应然路径。 但从现实看,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结构失衡、高技能人才总量和区域分布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各行业发展需求等

客观问题。 2019 年 9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就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占就业者的比重与发达国家

作了比较,发现“发达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占就业者的比重普遍在 40% ~ 50% ,而 2018 年我国技术技能

人才仅占全体就业人员的 22% 冶,“我国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包括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数量占

技术技能人才的比重不足 30% 冶,“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在 2019—2035 年均较为短缺,年均缺口超过

700 万人冶 [11]。 另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 亿人,高技

能人才超过 6 000 万[12],但高技能人才数量在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中的占比仍然偏低。 从这些数据

可以看出,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我国的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巨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技能人才和

产业结构需求不相匹配已经成为高质量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掣肘。 伴随工业 4. 0、工业互联网、智
能制造、物联网、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

快,迫切需要优化教育供给结构,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数字化态势,加快智

能化职业场景所涉的紧缺技术攻关,着力提升相关领域的现场工程师培养质量。 为此,新时代职业本

科教育应聚焦重点领域,培养包括高质量的现场工程师在内的高层次技能人才,从而为技能型社会建

设输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

(二)理论逻辑:核心职业能力推动现场工程师培养定位迭代

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发展的本质要求,现场工程师需要注重

核心能力培养。 为培养职业能力与现场工程实践需求相匹配的高质量技能人才,职业本科院校现场

工程师培养必须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即能够解决生产管理一线或工程现场问题,具备知识、
技能、素养等多维度的核心职业能力。 构建既具有社会适应性又符合工程教育传统的核心职业能力

标准体系,精准定位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工程实践面向,是职业本科院校有效发挥现场工程师类型教育

优势的应然要求。 从国际工程教育实践看,培养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是工程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一[13],
而大多数院校都是基于专业认证层面的学生成果要求和预测的行业需求两个方面来构建工程人才的

核心职业能力标准[14]。 同时,国内外对工程师核心职业能力的规定均强调了其可迁移性,即适应不

断变化的社会和工程情境[1],也即强调工程师能力的层级化和递进化。 例如,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

员会(ABET)规定的工程教育毕业生的核心职业能力包括: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数字化能力、职业承诺

和学习能力等通用可转移能力,以及工程分析、工程设计、工程实践等通用工程能力。
鉴于现场工程师的复合性、跨界性和实践性特点,职业本科院校培养的现场工程师的核心职业能

力标准体系应该囊括通用可迁移能力和通用工程能力。 另外,结合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产教融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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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院校须重视特定领域工程能力的培养,保证毕业生能够快速适应特定产业行业的工程实践。
在明确通用可迁移能力、通用工程能力和特定领域工程能力这一框架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本科层次

工程教育实践提出的具体能力分类,并根据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本土现实和服务面向,提
出本土化、情境化的现场工程师核心职业能力标准体系(如图 1)。 3 个层次的能力体系是递进且整

合的,特定领域工程能力是在通用可迁移能力和通用工程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发展的,帮助毕业

生自主完成或协作完成工程实践中的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

图 1摇 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的核心职业能力

(三)实践逻辑:实践性知识引领现场工程师培养模式整体变革

何为实践性知识呢? 实践性知识是一个总体的包容性概念,是包括不同种类知识(如程序性、陈
述性和条件性知识)以及规范、价值观和信仰在内的日常的、情境依赖的、多层次的知识体系。 同时,
实践性知识也是一个包含有意识、经过论证的知识和观点以及无意识、下意识的知识的混合体,这个

混合体构成了行动指南[15]。 这与强调基于思考、观察和实验来反映或复制现实的理论性知识在旨向

上存在明显不同。 实践性知识主要基于恰当的实例、实践、个人经验或试错,强调在整个知识学习过

程中的个人感官以及身体感知[15]。 简而言之,实践性知识是帮助从业者在特定背景中处理特定问题

的知识体系。 现场工程师直接面向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一线工程实践,因此在现场工程师培养中必须

为学生提供面向行动的知识,即提供亲历现实工程实践的学习和工作机会[16]。 由此,在现场工程师

培养过程中须直接面向工程实践一线,让学生尽早参与真正的工程项目实践,获得直觉性、内隐性、默
会性的实践知识[17],进而强化学生对真实的、现场的、情境化的工程实践环境的具身性感知。 这就需

要学生带着情境化、现场化且操作化的工程实践问题,和一线工程师(师傅)直接交流和探讨,形塑关

于现场工程师的身份认知,以促进自身未来在工程实践场域的快速社会化。
实践性知识如何引领现场工程师培养模式整体性变革呢? 将实践性知识置于现场工程师培养模

式整体变革的中心,既强调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实践性知识的重视,又将以实践性知识为核心的工程实

践能力作为衡量学生发展的重要维度。 这对实践性知识教学及其考核评价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迫切

需要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由单一主体培养向多元主体培养转变,通过校企共建实践基地、校企教师和师

傅共育学生以及校企联合研制教学计划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系统化创新,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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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支持学生实践性知识生成与发展的工程实践行动框架。

三、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困境

世界哲学发展史表明,在同一问题中,逻辑澄明可为困境分析提供靶向性标准。 同时,困境的本

源探析又能为逻辑的结构化再现提供对标性的现实经验。 当前,智能制造、机电类等先进制造业,新
能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是培养现场工程师的主要专

业载体。 从《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的整体设计来看,目录中限定为21 ~ 33专业类别代码的专

业,均带有明显的工程和技术属性,属于典型的工程专业。 因此,本研究以首批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的

321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分析样本,从培养目标、校企合作的育人机制、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以及评

价体系 5 个方面透析当前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目标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不匹配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价值依循和实践导向,高校往往基于自身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有意

识地培育自身的人才培养特色,进而形成个性化的人才培养目标[18]。 基于对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的

人才培养方案的分析发现,当前职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与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质量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上存在一定偏差。
其一,人才培养难以全面耦合和精准对接经济发展需求。 当前,部分职业本科院校缺乏本土化发

展意识,人才培养的区域规定性和服务意识较弱,难以满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 一方面,当前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在对接《通知》所列出的紧缺产业行业上仍较为滞后和乏

力,其中,与《通知》所强调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3 个方面的专业对接度较

低,分别占比 9. 97% 、28. 66% 、26. 48% 淤。 另一方面,地方职业本科院校在服务面向上普遍缺乏区域

规定性。 仅有 12. 77% 的专业明确提及要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发展对技能人才的

需要。 这一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职业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上与区域产业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存在偏差,客观上导致人才培养的区域适应性不足。
其二,人才培养规格具有结构模糊性和层次随意性。 在人才的能力结构规定上,仅有32. 09% 的

专业包含了三维核心职业能力,大部分专业只规定了专业领域的工程能力。 同时,在对毕业生素质的

层次规定上具有随意性。 仅有不到七成的专业规定了毕业生的通用素质和专业素质,超过三成的专

业仅从专业化角度提出毕业生应具备的特定素质。 此外,对通用素质和专业素质的关联性考虑不足,
没有考虑两个层次的素质彼此如何实现转化和互通,仅将它们作为专业化人才目标规格的两个“平
行冶维度,而不是两个“递进性冶的层次。

其三,人才培养规格与国家高技能人才需求不匹配。 绝大部分职业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规格上

除了“本科层次冶这一外在规定外,缺乏其他关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具体量化标准。 研究发现,超过八

成的专业虽然明确提出培养高素质、高水平、高层次的技能人才或应用型人才,但也仅仅是从字面上

以“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冶这一标签对职业本科院校和非本科院校作了区分,仅有 4 所学校明确提出与

现场工程师这一政策相适应的类型化培养目标。 由此可见,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重大

政策导向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运行机制不健全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手段,也是培养技能型社会所需的高质量技能人才的必然路

径[19]。 调查发现,研究所涉的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均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校企合作,具体包括共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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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实习实训基地、师资队伍,合办产业学院或相关专业,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建设方案,
以及开展订单式学徒制培养等。 但总体而言,当前部分学校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仍存在缺失或不健

全的现象。
其一,校企合作广度不够。 研究发现,样本院校中只有不到一成的专业初步建立了校企全过程、

全方位协同育人的机制。 全过程维度层面,只有 8 所学校的 12 个专业构建了校企全方位融通的合作

育人机制,在过程上主要体现为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以及共同搭建毕业生

就业创业平台等。 具体维度层面,则体现为设施、人员、资源和信息的互通,以及共建、共管、共商、共
育等校企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 其中,只有 4 所学校的 5 个专业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冶等思路,并在实施过程中较好体现了校企协同全过程育人的基本要求。 其他学校及其

专业则是在部分领域开展了校企合作(见表 1)。

表 1摇 校企合作的基本方式及频数统计(专业)

合作广度 合作的具体方式 频数

全过程和全方位维度
深度战略合作,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才培养全过程乃至产学

研链条的全方位合作,现代学徒制
12

共办学院或专业 共建产业学院,共办校企合作专业(班) 6

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计划,学校为主、企业为辅实施方案 3

专业建设方案 校企共建专业建设委员会,编制专业建设方案,并按方案共建专业 4

订单培养 企业冠名订单班,定向、联合培养 9

师资建设 学校教师进企业,企业专家进学校,双导师 31

实习实训 顶岗实习,共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66

教学资源
共同选用、开发教材、图书、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课程资源),项目案

例教学,技术和设备支持等
16

未具体说明 15

摇 摇 其二,校企合作实践缺乏科学性。 当前缺乏具有指导性、统一性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标准框架,
即既缺乏多元主体参与制定校企合作育人的实施流程和标准,也未对育人过程的组织管理、质量监督

等具体问题和责任主体进行规定。 因此,各院校的校企合作实践具有较大随意性和差异性。 以中国

特色现代学徒制构建为例,部分学校和专业是国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和专业,但从试点情况

看,在实施方案、组织机构架设、权责机制及其实施主体的确立、实习实训的考核方式和标准上存在较

大差异。 学徒制试点工作缺乏一个具有整体指导性的操作框架,试点学校和专业大多只是根据自身

理解进行了初步探索,且试点探索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还没有形成可供普遍推广的科学方案。 此

外,当前的校企合作实践多集中于招生招工一体化、合作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的探索,缺乏对教学管

理体制机制的探索。
(三)课程结构对核心职业能力标准缺乏系统性关照

课程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落脚点,也是培养核心职业能力的主要抓手。 对照现场工程师核心

职业能力标准体系发现,当前职业本科院校课程体系建设缺乏对现场工程师核心职业能力标准的系

统性关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当前课程目标所指向的核心职业能力培养缺乏整体性和社会适应性。 课程目标设定未从

整体性视角思考工程实践的线性和非线性发展,即缺乏对通专能力递进性发展以及工程实践所需的

交叉性、层次性能力的关注。 尽管多数院校均开设了培养通用可迁移能力和特定领域工程能力的课

程,前者包括高等数学、思想道德与法治、大学物理等公共基础课程,后者主要指面向特定领域工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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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的专业核心课程,但当前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忽视指向通用工程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 换

言之,当前的课程目标忽略了高技能人才的道德性和职业精神发展。
其二,课程设置的层次性不明显。 虽然多数院校都分设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通识课程和专业

课程,但课程体系内部缺乏明显的递进性,不同类别的课程体系之间关联性不强,只有极少数专业对

专业课程进行了层次化设计,例如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专业课程层次体系。 多

数专业仅区分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或仅规定了专业主干课程、核心课程,缺乏对现场工程师层次

化核心职业能力的整体关照。 同时,当前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融合度不高,课堂上的理论传授还是

基于学科知识体系思维展开,难以基于工作导向逐层解决实际问题。 这些缺陷不仅导致两类课程彼

此的割裂,也导致学校课程在培养学生全链条工程实践能力方面乏善可陈。
(四)面向现场工程师实践性知识生长的教学模式阙如

实践教学是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模块,本研究所涉的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在人才培

养方案中都将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并重,且单列了实践教学的具体设计和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了校内

实践教学和校外企业实践训练的双轨教学模式,并在实训平台搭建、双导师队伍建设、课岗赛证融通

等方面开展了丰富实践。 但是,当前的实践教学无法有效支持现场工程师所需实践性知识的生长。
其一,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融合度较低。 当前实践教学通常被作为理论教学完成后的一个单独

环节,是学生在掌握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基础上开展的实践实训教学,包括学期末的专业认识学习、基
础性实训和职业技能实训,以及学业生涯末期的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和毕业教育。 一方面,虽然理论

教学阶段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主要由学校教师来开展教学,真实工程场域的企业导师极少参

与;另一方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分离极易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尤其是单纯的理论教学很难

将实践所需的隐性、默会的实践性知识有效渗透至学习者的认知与动手能力养成过程中。
其二,在实践教学层面的校企合作仍偏于浅层。 一方面,当前校企合作开展实践教学的形式较为

单一,主要局限在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共组双导师队伍等方面,而在实践教学总体愿景、教学目标、具
体运行机制等的共商共治上,企业往往停留在学校实践教学设计环节,更多时候并不能作为具有和学

校同等决策地位的责任主体来开展实践教学。 这就可能导致以学校意志为主设计的实践教学无法精

准面向工程实践所需实践性知识的生长。 另一方面,校企双导师队伍建设尚未走向制度化、常态化。
虽然部分学校就双导师共育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企业师傅如何进学校、何时进学校,学校教师如

何进企业、何时进企业等具体事项并没有得到统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校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无法

得以及时更新,企业师傅的实践性知识也缺少有效传授的路径,进而出现学生实践性知识不足的问题。
(五)以实践育人为导向的复合型评价体系建设滞缓

教育教学评价是教学质量监督的重要环节。 本研究所涉的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在学校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以及学业整个生涯阶段,都设定了针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考核评价标准,但整体来看,当前教

育教学的多元多维评价体系建设仍较为滞缓。
其一,评价主体单一,缺乏对实践环节的多元把握。 当前仍以学校评价为主,企业、政府等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不够。 虽然多数院校都强调“学分+职业证书冶的毕业标准,将证书颁发部门的属

性、层次(通常是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纳入学生评价的责任主体,但也仅仅停留在总结性评价这一环

节,学校以外的评价主体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质量监管参与度明显不够。 另外,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参

与制定学生评价标准较少,这可能导致单一学校主体围绕学生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品德等方面设置

的考核标准与真实工程实践所需的以实践性知识为核心的职业能力不相匹配。
其二,评价内容单一,缺乏对实践性知识的有效衡量。 从内容上看,当前的考核评价主要是依托

基于理论知识和学术性学业成绩的书面评价。 实践教学阶段的考核评价多以论文、报告、工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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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划书、产业设计文件或说明书、图纸等书面文本为依据,较少考查真实产品研制与产出情况。 总体

而言,当前更多采用对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的结果性评价方式,缺乏对基于实践产出的实物成果评

价,尤其是在实践教学环节缺乏对学生习得默会知识的过程性和表现性评价。

四、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路径优化

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现场工程师是职业本科院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国

家战略的重要路径。 基于对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三重逻辑的分析和对当前人才培养问题的

审视,提出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优化路径。
(一)明确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作为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类型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致力于满足区域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结构和层次的适应性需求,实现以人才链对接区域产业链

和工程链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首先,现场工程师的类型培养目标需进一步对接产业链需求。 不同于中职、高职专科院校关于普

通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定位,职业本科教育旨在培养能够适应智能化、数字化背景下重点紧缺产业转

型升级需要的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的是更高层次、更高素质、更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职业本科院校

应进一步突出以专业群优化对接产业链转型升级,即通过调整现场工程师的类型培养目标以应对产

业结构之变。 要以国家重点规划的战略性、紧缺型产业链为院校专业群组建和调整的总体依据,站在

国家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这一宏观战略布局下思考职业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方向。 同时,职
业本科院校要筑牢本土化发展意识,专业调整应适应区域重点紧缺产业发展需求,立足区域产业发展

优势,紧扣解决区域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这一要点,进一步服务区域产业经济发展。
其次,现场工程师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应贴近工程链延伸和知识转移的现实需求。 现代工程实践

超越了单一的技术活动领域,已延伸到工程咨询、工程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生活领域[20]。 同时,知
识由高校、课堂顺利进入工程场域、具体项目中,也是衡量教育和工业围绕实际生产达成对称期望的

重要标准[21]。 这意味着在实践性知识维度,只有当知识从个体所有转化为被集体承认和共有,才能

真正实现知识应用和价值转化。 结合发展潮流中越来越强调的现场工程师泛工程化、跨学科性、强智

能性等特质,现场工程师的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应体现通专结合、跨界融合、智能化和实践化的特征。
对此,院校和一线生产设计单位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一是要加强对人才通用工程能力的培养,满足

现场工程师有效参与全工程链条的职业需求;二是要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重视对工程能力以外的

其他学科能力(社会、经济、法律、环境等)的整合,以进一步适应工程领域和其他领域融合趋势下的

对现场工程师复合型能力建构的客观要求;三是要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对现代工程实践和工程职业领

域的形塑,将数字化能力培养贯穿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全过程;四是要在互惠、合作、融合、发展的理念

下,加强学校和工业界的合作关系,实现人才培养—技术革新—产业发展—院校质量提升的一体化,
充分彰显现场工程师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性知识的公共价值。

(二)革新基于校企互融共生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当前国内外类型教育的显著特征[22]。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低,发展动力不足[23]。 2019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现

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校企深度合作育人有了更大的实施空间。 2022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提出了“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引导企业按照岗位总量的一定比例设立学徒岗位,或者

与职业学校联合招生,以工学方式进行学徒培养冶的基本要求,以法律形式彰显学徒制的价值意蕴,
也指出了新时代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具体实施路径。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主要特征,可以理解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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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双方作为平等主体协同育人以及学生、学徒双重身份的持续转变[24]。 促使学生在真实的工程实践

中获得专门化工作的具身性感知、理解和认同,是职业本科院校培养学生习得实践性知识的必然要

求。 具体来看,职业本科院校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应从共研岗位标准、共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实习实

训基地和共搭就业平台等方面展开。
首先,校企共同研制现场工程师岗位标准。 在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和前文所述的三维核心职业能

力框架下,校企双方共同编制特定领域、特定工种的现场工程师岗位教学标准。 为此,不仅需要将行

业企业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流程等全面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中,更需要将“崇尚劳动、精
益求精、敢于创新冶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融入培养体系中,实现精神之“道冶和专业之“术冶的互融共

生[25]。 其次,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紧扣相关标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用人需求,
共同制定学生校内外学习、实习实训等人才培养模块的方案。 同时,根据毕业生的就业走势,进一步

加强对产业行业人才需求的预测与判断,在此基础上共同商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路径。 最后,
校企共同打造实训实习基地。 以“金融+土地+信用冶等政策组合形式,激励企业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中主动作为、有所创新,激发双主体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能动性。 校企双方联合建设多样化的实践教

学基地,包括校中厂、实验室、技能大师工作室、技术创新平台、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校内实习实训平

台,以及便于学生认知实习、自主实习、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在校企合作育人过

程中,一方面应将重点放在引导学生置身真实的工程场域发展其实践性知识,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促

进职业教育界和工业界在知识共享、互通和创新中的合作行动,通过积累和更新实践性知识来提升学

校教学质量和企业工程绩效。
(三)构建符合工程岗位实践取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模块化课程在职业教育和工程教育领域有较为普遍的运用,以适应产业行业、劳动力等经济社会

发展中关键要素以及教育本身的变化性需求[26]。 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有效实施,既要坚持实践性本

质,还要考虑课程体系的整体性、关联性以及可持续性。
首先,以实践导向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 职业教育的类型化特征和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职业取向

特征,对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导向有很高的要求。 现场工程师培养所需的课程源于实践,课程又需要

在实践场域中操作和验证,可以说现场工程师培养所涉的课程直接指向实践又高于实践。 在课程开

发上,要将实践性知识纳入课程,为学生快速进入劳动力市场站稳脚跟做好准备。 为此需要搭建学生

深入企业、工厂开展实习实训的实践平台[27]。 在当前所设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基础上,需要进一步

从工程理论和实践课程的模块组建、专业课程和跨专业课程的模块统合以及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

交叉融合等方面,以理论教学和项目实践双向叠加的方式强化学生的三维核心职业能力。 同时,通过

优化学分设置、调整类别课程比例等手段,对不同模块课程实施差异化配置,以体现课程体系的实践

属性。
其次,课程体系的构建必须指向三维能力整体性培养。 以整体性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布局,精准建

构可供学生胜任复杂综合性工程实践的能力体系。 模块化课程的整体性设计,强调的是学生获得知

识、技能的完整性以及实践中默会经验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具体来讲,一是要精准把握模块课程的逻

辑,打破传统的以分科课程或课程专业化程度为单一依据的直线型课程顺序安排,根据专业领域的具

体工程链条设置课程,以此更好地直接对接现实工程场域。 二是基于三维能力的递进逻辑和差异性

特征,以人才的能力拓展为本位,进一步开发和实施指向发展不同维度能力的模块课程,帮助学习者

在学科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中不断建构动态发展的核心素养。 最后,各课程模块要保持内在独

立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要把握模块课程内容的逻辑关联,依据受教育者认知规律构建独立模块,避免

能力提升的断裂甚至冲突。 同时,强调模块间的连续性,新模块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基于前一模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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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尽可能避免内容重复,需要从可迁移性的角度优化不同模块之间的联系。 在教学

的不同阶段,还需要保障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类型之间的必要联系,确保模块课程实施的连续

性。
(四)重塑基于现场真实工作场域的实践性教学模式

基于现场真实工作场所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其重点在“学冶。 经验和反思是专业学习和发展中的

核心要素,而经验是构建实践性知识的有效路径[28]。 这一教学模式旨在将学生置于工程实践情境

中,为学生提供与专业人士互动以及参与更复杂工程的职业实践机会。 当然,这也是让学生由模拟学

习逐步转向真实工程现场的社会化过程,有助于学生了解工程职业情境中的专业技术问题,并在和雇

主、用户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发展和充实具有情境适应性的实践性知识[29]。 学校教师和实际工程

专业人士应共同设计、开发和运用教学项目[30],即由传统的局限于学校内部、基于项目的学习,转向

深入工程现场、基于工作情境的学习。
首先,要建立稳定的校企联盟。 校企双方要对教学计划的整体愿景、大致主题、专业领域、学习目

标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师生和企业内部实践的关联度、具体项目的实施步骤等进行充分讨论,明确教

学计划中的核心问题和权责归属,建立合理有效的问责机制。 其次,共同制定学习目标。 学校教师、
教育管理人员和企业负责人、工程师、专家等应共同讨论交流,制定具有层次化、可操作性和精确化的

学习目标,以此深度对接、匹配足以适应现场工程师岗位的专业知识、技能、态度和精神的核心职业能

力体系。 再次,签订学生—学校教师—企业师傅三方契约。 契约内容应包括对教学计划所涉项目主

题、具体方法、实施期限、基本步骤、评价标准和预期学习成果的清晰描述。 同时,校企双导师要对学

生的学习加以持续监督和推进,在理解学习目标和解构学习任务的基础上,确保专业学习和现场实习

可以为学生实践性知识的提升提供助力。 最后,校企共建双导师队伍。 一是建立学校专业教师定期

到企业挂职锻炼的基本制度。 这一制度可以让院校教师感知到一线实践领域的最新发展与变革,以
此引导教师积极主动更新自身专业知识体系,在现实工程实践中不断补充职业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的

实践操作能力,助力专业不断增强社会适应度。 二是构建企业专家进校教学的常态化机制。 一方面,
选聘行业经验丰富且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企业专家,围绕实践教学等环节对学校师资进行实践操作

指导和培训;另一方面,建立企业专家定期接受校内教育教学能力培训的相关制度,促进企业专家教

学能力提升,确保教学实践传授效果。
(五)完善突出全程性质量监管的多维立体评价体系

现场工程师的实践性取向以及社会适应性需求,决定了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模式的效

果评价必须是多维立体的。 这需要改变传统单一同质性的结果性评价方式,转向参与主体多元化、评
价内容多维化、评价标准兼具教育性和职业性、评价方式动态化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除了教育

领域的内部评价外,还应重点关注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首先,学校、企业、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应参与现场工程师培养效果的评价。 校企双方应共

同制定产教融合的综合化评价标准,全程参与人才培养及考核评价,最大限度保证考核评价的适恰

性、精准性和科学性。 其次,评价内容要多维化。 要打破以理论知识、记忆和思辨能力为重点的学术

性学业成绩评价模式,换成以重点考核学生作为社会存在的通用可迁移能力,应对未来复杂性、变化

性工程实践的通用工程能力,以及专业化现场工程师所应具备的面向全工程链的特定工程能力等的

评价模式。 再次,评价标准应兼具教育性和职业性。 标准制定应综合考虑学校的专业标准和行业企

业的岗位标准,实现学业成绩和职业资格的有效衔接。 同时,评价方式应保持动态化。 评价标准是层

次递进的,既要关注学生在特定时空展示出来的静态知识、技能、能力等综合素质,也要从时间序列上

关注其发展性,重视增值性评价。 最后,评价结果应追求社会认可度。 这在人才培养环节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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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对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双结果认证,将学习成果纳入学分银行加以储备。 此外,基于 1+X 证书和

专业技能大赛等载体,以课岗赛证融通制度提升毕业生的工程能力,实现专业人才供给和劳动力市场

的精准耦合。 对照校企共同制定的特定领域现场工程师专业发展和职业资格能力标准,确定校内学

习和校外实习实训的学分设置比例,对修完学分的毕业生在授予毕业证、学位证的同时,颁发企业认

可的职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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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Direct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Field
Engineer Training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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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skill-based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skilled personnel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lin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but also an effective
path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llowing the logic of the current policy of building a
skill-based socie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s, it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vocational under鄄
graduate education, a high-level typology, to train high-quality skilled personnel-field engineers. From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e target specific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accurately position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ology, and the core competence standard system of field engi鄄
neers should fit its professional attributes such as cross-border and practical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need to “ return to
engineering practice冶, and the cultivation of field engineers must take practical knowledge as the core and
reform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n a holistic manner. Tak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s of 321 engi鄄
neering-related majors in the first batch of 32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s
the sample fo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generally suffers from the lack of
adaptabi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the inadequacy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the weakness of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in aligning with core vocational competencies, the
dysfunc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 in supporting the growth of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the slow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osite evaluation system. A series of pathways should be optimized around the field engineer
training mode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targeting, the emphasis is on coupling with regional economic de鄄
velopment.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mode,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based on the mutual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innov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a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is constructed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engineering positions. In
the teaching mod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real workplace in the field is reinvented. In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quality control is improved. Through pathway optimization, the support and adaptability of field engi鄄
neers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s thereby enhanced.

Key words: field engine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lent training mode; school-enterprise education
mechanism; re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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